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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珠海市湖南邵
阳商会会长刘云德告诉记
者：“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
又是现任的珠海邵阳商会
会长，我有责任去了解他救
人的情况，有责任去帮助见
义勇为牺牲者的家属。”

刘云德说：我们商会还
了解到，曾维龙的儿子是在
2007 年因无人施救溺水而
亡，我想正是因为这个，他
内心潜藏着一种深深的痛
感和推己及人的悲悯，在关
键时刻，他才会毫不犹豫地
用自己的行动去传递善良
和温暖。他的行为让社会
充满正能量，彰显了中华民
族见义勇为精神。

“ 曾 维 龙 见 义 勇 为 事
件”虽然过去一月有余，但
关于“曾维龙好人”的话题

在广东珠海 、湖 南 邵 阳 两
地 民 间 ，甚 至 在 网 上 ，讨
论 的 热 度 仍 然 很 高 ，人 们
对曾维龙父子相隔十几年
的 遭 遇 深 深 惋 叹 ，也 对 曾
维龙见义勇为的行为由衷
敬佩。

北京知名时事评论员
王石川曾在羊城晚报上发
表 评 论 认 为 ：一 定 程 度 上
说，曾维龙救的是轻生者，

“救”的也是人心。也许在
他看来，当初孩子若有人施
救便不会溺亡，如今看到有
人 陷 于 河 流 中 ，便 奋 勇 救
人，不愿看到曾经的悲剧重
现。从这个角度看，曾维龙
舍身救人更为可贵，给人更
广阔的思考空间，也更具有

“社会学”意义。
还有一个暖心细节是，

当时勇敢救人的，除了曾维
龙，还有一位名叫邹立彬的
外卖骑手，“奋不顾身从桥
中间护栏爬下去，跳入河中
游水去救人”。

应 该 说 ，由 于 样 本 有
限、案例单一，不能由“2007
年，曾维龙的一个孩子因溺
水无人施救死亡”推导出当
时人们都是冷漠的。但是，
从看到有人轻生，曾维龙、
邹立彬不约而同跳入河中
救人，则可让人感受到当下
见义勇为在社会上已然有
了较为深厚的基础。

对这一话题，记者电话
连线采访了复旦大学新闻
学院教授窦丰昌。窦丰昌
认 为 ，这 种 情 况 说 明 了 我
们的社会有着一股强大的
崇 善 尚 德 主 流 ，说 明 了 我

们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深深植根于人们的朴
素情怀。

尽管当时曾维龙的大
儿子曾因落水无人施救而
亡，但毕竟这只是极为特殊
的个别情况。生于农村又
长期在外打工的曾维龙，看
到 有 人 落 水 ，没 有 丝 毫 犹
豫，凭着一种大义大德的情
怀去见义勇为，其蕴含的社
会 道 德 价 值 、人 性 美 学 价
值远远超出他本人救人的
行为。

“目前，虽然珠海方面
已经认定其为‘见义勇为’，
但仍需各地相关部门加大
宣传力度，广为传播、传颂，
让这种‘见义勇为’成为人
类 社 会 一 股 强 大 的‘ 暖
流’。”窦丰昌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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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护自身财产
安全，何先生在家门口
安装了监控摄像头，却
被邻居麦先生一家以
监控范围侵犯隐私为
由 ，告 上 了 法 庭 。 最
终，法院判决何先生调
整摄像头位置，并删除
邻居一家相关的全部
图像视频。

正对邻居家门口
或对着居民公共过道
的可视门铃等监控摄
像头，有着“双刃剑效
应”，就算安装者没有
偷窥他人隐私的企图，
也可能造成他人隐私
泄露的结果。比如智
能可视门铃一般可以
24 小时不间断录制视
频。而从本地上传至
云端存储的录制视频
中，有可能包括大量人
员活动的画面，甚至人
脸信息。如果安装者
主动泄露或是可视门
铃遭到黑客入侵，信息
遭到泄露，都会给他人
的隐私甚至人身财产
安全带来侵害。

但“家门口”又并不
属于完全的公共空间，
具有一定私密性。在

“家门口”安装监控摄
像头，是否构成侵权，
问题就在于安装行为
是否侵害了他人的隐
私权、个人信息权等合
法权益。安装者要平
衡好自身权益与他人
合法权益之间的关系，
兼顾自利与他利。

有必要进一步在
法律上对“私密空间”
的范围予以明确划分，
将可视门铃等纳入监
管 范 畴 ，明 确 使 用 边
界，避免家用监控侵犯
他人合法权益。公众
也要增强法律意识，懂
得尊重他人的隐私权，
在保护自己的同时，避
免侵犯他人的“私域”；
同时也要增强维权意
识，对他人侵犯自身权
益的不法行为，要勇于
维权。相关部门也要
防范安装摄像头存在
的隐私泄露风险，加强
对 摄 像 头 市 场 的 监
管。用户则最好设置
强密码，在选购摄像头
时，选择品质靠得住的
产品。

大义大德曾维龙
儿子昔日因无人施救溺亡

16年后他奋不顾身入水救人离世

把二儿子曾晖带到珠海
后，曾维龙和于小英又生下
了一子一女，经济压力倍
增。他的木工工作依赖客户
需求，因此收入并不稳定，
订单多时一个月可以挣六七
千元，订单少时只能挣两三
千元。

在曾晖的印象里，爸爸
总是早出晚归：曾晖早上 6
点多起床，这时爸爸已经
送弟弟妹妹上学了；晚上 9
点钟回到家，爸爸还没回
来。事实上，为了付房租、
给三个孩子挣学费，曾维龙
从不挑活，客户一打电话就
马上上门做工，生怕错过任
何一个订单；做完木工就跑
网约车挣钱。于小英觉得
丈夫没必要这么拼：“你再
怎么跑（网约车），一单挣个
几块钱十几块钱，有什 么
用 ？” 曾 维 龙 不 以 为 然 ：

“哪怕挣的钱能多买一包
盐也好。”

10月17日，一家五口都
以为这一天会像以往一样平
淡地过去。这天清晨，原本
要早起开车送孩子上学的曾
维龙少见地睡过了头，但孩
子们没有叫醒他，而是选择
了坐公交去学校。曾维龙起
床后，很快赶到一户人家家
里做木工家具。忙到中午，

他打电话给于小英，告诉
她，自己“晚上会回家给三
个孩子做晚饭”……而这，成
了于小英最后一次听到的丈
夫的声音。

曾维龙挂断电话不久，
一个客户打电话给他，告诉
他有新的家具订单。尽管对
方表示这个订单不着急，过
几天再做也可以，但曾维龙
生怕错过这个订单，放下电
话就往对方家里赶。“他就
是不愿意让别人等，人家一
叫他就去。”于小英深深地
叹了口气。

事发那天的晚上 7 点，
于 小 英 下 班 回 到 家 的 楼
下 ，发 现 自 家 的 灯 没 有
亮。“他不是说了晚上回来
做饭吗？”于小英在心里嘀
咕，但也只是以为丈夫又去
别的地方做工了。一个小
时后，14岁的女儿从学校回
来。吃完饭，女儿问：“爸爸
今天晚上去做什么了？怎
么这么晚还没回来？”于

小英依然没有多想，她回
答女儿：“爸爸晚上去跑网
约车了，可能今天生意很
好。”

到了晚上11点，曾维龙
依然没有音讯。于小英拨打
曾维龙的电话，没有人接
听。她再也按捺不住，打了
同在珠海的亲戚的电话：

“你姐夫今晚到底干什么去
了？”“他出了点事情，现在
在派出所。”亲戚不敢说出
实情，吞吞吐吐。

于小英带上身份证来到
派出所，见到了儿子曾晖，
于小英在东莞工作的妹妹也
赶来了。于小英问：“你们
两个人在这里干什么？”他
们两个人也没出声。

凌 晨 四 点 ，终 于 看 到
了 曾 维 龙 的 遗 体 ，儿 子
曾 晖 倒 在 地 上 ，“ 爸 爸 从
来 没 离 开 过 我 ……”于 小
英摸了摸丈夫的脸，因为
海 水 的 浸 泡 ，他 的 脸 软
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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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61 岁的曾德顺，
是曾维龙的四叔，比曾维
龙只大 8 岁。仍是独身的
曾德顺含着眼泪说：“我有
四兄弟，曾维龙的父亲是
家 里 最 大 的 ，我 是 最 小
的。他父亲去世时，他只有
十二岁，我就像‘大哥’带
着‘小弟弟’一样，和他一
起 玩 、一 起 劳 作 、一 起 生
活。我侄儿的悟性很高，那
时农村里插秧、耕田、打禾，
他一学就会。我侄儿很自
立自强，村里的人都夸他是
个好孩子。也读了高中，不
过高考时没有考上大学，没
有钱复读，毕业后只好去
广东打工。”

在龙潭村委会做了 22
年村妇女主任的袁水妹告

诉记者：“我 1981 年 1 月份
从隆回娘家嫁到这里，亲眼
看着曾维龙长大的，他家不
是一般的穷。”曾维龙的父
亲曾德昌患有肝癌，由于没
钱看病，45 岁左右时就去
世了。

“那时的曾维龙是一个
十二岁的小孩子，这个岁
数，别人家的孩子还在爹娘
面前撒娇，他却担起了家中
顶梁柱的角色。村里人做
收割水稻等重体力活时，他
见到了总喜欢帮人家挑一
挑、拉一拉。小时候，他去
黄桥镇中学读初中时，在放
学回家的路上，有些邻村的
小孩子喜欢欺负个子矮小
瘦弱的同学，他看到了也总
是主动打抱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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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维龙的遗像被摆在空空荡荡的房子里

10 月下旬，一则跳水救人
的视频在互联网广为传播：在
珠海南屏钢便桥上，一名男子
为救跳桥轻生者，纵身从桥上
跳入水中。最终救人者和轻生
者双双溺亡。

曾维龙，湖南邵阳人，在珠
海务工多年。10月 17日，曾维
龙开车途经南屏钢便桥时看见
一年轻男子跳河轻生，立即将
车停放在路边，连救生圈都来
不及带就跳入河水救人。尽管
抓住了落水者，但对方抱着他
的脖子拼命挣扎。河水一浪接
一浪地拍在曾维龙身上，他很
快耗尽体力，与落水者一起沉
入水中。目击者只听见曾维龙
最后向岸上的路人大叫“快来
人”三个字。

11月 17日，曾维龙的骨灰
被安葬在家乡邵阳市洞口县龙
潭村，看着一个月前还与她说
说笑笑的丈夫长眠于此，妻子
于小英止不住眼泪，“他怎么那
么傻，救别人的命，为什么不想
到带上救生圈，却把自己的命
也搭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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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峰山脉从湘西南的邵阳
市洞口县蜿蜒而过，11月中旬的
初冬，洞口县黄桥镇龙潭村的天
空格外湛蓝，阳光高照，一切显
得肃静幽美。马路两侧，矗立着
一座座独栋小楼，这些都是外出
务 工 的 邵 阳 人 回 乡 建 起 的 房
子。其中一栋粉色外墙的小楼，
便是曾维龙刚建起的新房。

和其他装修精致的楼房不
同，曾维龙的房子还停留在毛坯
房阶段：由于曾维龙突然离世，
房子的装修也戛然而止。房子
的一楼空空荡荡，曾维龙的遗像
被摆在靠墙的一张小木凳上，另
一面墙边摆着三个冷冰冰的香
炉，门前还贴着县里颁发的“平
安家庭户”。

曾维龙的妻子于小英清晰
地记得丈夫和三个孩子畅想一
家人住进这栋房子时的情景：三
个孩子吵着一人住一层，二儿子
曾晖想住二楼，“我以后结了婚
可以和我的妻子孩子住进去。”
女儿想有独立的空间，吵着要住
四楼。曾维龙本只计划把房子
盖到两层楼，为了满足三个孩子
的要求，他索性把层数增加到四
层，为此还向亲戚借了三十多
万元。“我只负责盖楼，你们长大
自己能赚钱，就把自己的房间装
修得漂漂亮亮的。”曾维龙向孩
子们打趣道。

11 月 6 日，曾维龙的遗体
在珠海火化，由儿子曾晖带回

邵阳市洞口县龙潭村安葬。由
于当地习俗，于小英被族中长
辈劝说，没有参与下葬，因此直
到 11 月 17 日，于小英才第一次
看到丈夫长眠的地方。尽管距
离丈夫去世已有一个月，于小
英已经慢慢恢复，但亲眼见到
这座坟，她还是止不住眼泪。

“我还是会感到害怕……那天早
上他人还好好的，到了晚上怎么
打电话都没人接，凌晨时人就
没了。”

相比不远处一座修缮完备
的墓地，曾维龙的坟地有些简
陋：没有墓碑，只有薄薄的一层
泥土盖着骨灰坛，泥土上罩着一
顶花圈，四周散落着十天前下葬
队伍留下的白巾。按照龙潭村
的习俗，只有有孙子的当地人去
世后才能立起墓碑，曾维龙被当
地人视为英年早逝。于小英不
愿意多待，擦干眼泪后快步离
开。

同样走不出阴影的还有曾
维龙的母亲。对于这位 80岁的
老人来说，儿子的去世太过突
然：一个月前，曾维龙才带着一
家五口回到母亲家中为她庆祝
八十大寿，一家人聚在一起吹蜡
烛、吃蛋糕，在合影里，老人戴着
金色的寿星帽，曾维龙站在母亲
身旁笑得开心。“我儿子苦了一
辈子。”老人的手脚冰凉，自从知
道儿子去世后，她已经三个星期

“吃不下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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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先任

回看曾维龙救人的视频，许
多网友惊叹于他在跳入河水那
一刻时的奋不顾身：没有任何犹
豫，连衣服都来不及脱，他一头
扎进了水里。也许，他的潜意识
反应，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十六
年前大儿子曾吉的溺亡。

自1999年开始，曾维龙就和
妻子于小英一起南下珠海打工，
大儿子则留在邵阳由奶奶照顾，
夫妻俩只留够在珠海维持生计
的费用，多出来的钱全部寄回老
家供儿子生活。“他和他爸爸一
样勤快，”曾维龙的母亲王桂英
老人向记者回忆曾吉的过往，

“每天放学回来都会自己做饭，
几乎没让我操什么心。”

然而，在 2007 年的 7 月 1
日，意外发生了。村里有人往河
里投药，几百条鱼被毒死后浮上
水面，几十个村民带着鱼筐下河
捞鱼，曾吉把衣服手表脱在岸
边，也游入河中。但是，河宽达
百米，河水又深又急，曾吉游到
河中央后便体力不支，岸边的人
不敢下水施救，只能眼睁睁地看
着河水一点点地没过曾吉的脑
袋。

村里亲戚赶紧打电话给曾
维龙：“孩子出了点事，你们赶紧
回家。”他想细问，但亲戚言辞闪
烁。曾维龙只能放下手头的工
作，赶忙和于小英搭上跨省大巴
往老家赶。亲戚吞吞吐吐地告
诉他实情：曾吉被河水卷走，到
现在还找不到人。夫妻俩沿着
河找了好几天，最后是村口开渡
船的人发现了儿子的遗体。夫
妻俩被亲戚拦住，没能见上儿子
最后一面。

于小英回忆，曾维龙没有指
责母亲没有把孙子看好，只在心
里狠狠自责：如果自己当初把儿
子带在身边，他或许就不会出事
了。在此之后，曾维龙决心把孩
子带在身边照顾：他的二儿子曾
晖当年只有五岁，还在老家上幼
儿园；尽管把他接来珠海意味着
更高的花销，曾维龙也执意让孩
子在珠海上学。“我们两个大人
吃亏一点，也要把小孩带出来。”
曾维龙对于小英说。

也是从这一年开始，曾维龙
经常去游泳池练习游泳。“我儿
子要是当时有人去救就好了。”
他对同在珠海打工的老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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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维龙的母亲王桂英

▲ 10月初，
曾 维 龙 为 母 亲
庆 祝 八 十 大 寿
（ 后 排 左 四 为
曾维龙）。十多
天 后 ，曾 维 龙
在 珠 海 入 水 救
人离世

曾维龙
在 邵 阳 市
黄 桥 镇 龙
潭 村 建 起
的四层小楼


